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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20世纪进城者形象的流变，见证了中国百年城乡变迁的历史。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际与命运也反映着

不同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时代动向。在此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性的冲突，到十七年

期间城乡平等“共和”，再到新时期大量人群涌入城市的三种状态。新时期文学接续了现代文学对城市

的罪恶化叙事，站在乡土本位的立场，表现勤劳、淳朴、善良的乡土人情人性。同时，它以一种悖论式

的存在，表现了当代进城者“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真实生命状态，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心灵

的矛盾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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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ose who went to the cities witnessed the 
history of urban and rural chang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ir different encounters 
and destinies also reflect the major social conflicts and trends of the times. In this proc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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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tes: from antagonistic con-
flict, to the “republic” of 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uring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to the mass influx of people into the cities in the new period.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period suc-
ceeded the modern literature’s sinful narrative of the city, and stood on the position of the vernac-
ular, expressing the hardworking, simple and kind vernacular human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paradoxical existence, it expresses the real state of life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 dwellers who 
“cannot enter the city and cannot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and show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en-
tanglements of people’s hea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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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形态，古老的农业文明被

迫卷入现代化浪潮，开启了近代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代代的中国

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入城市，经历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城市市民的嬗变。农民进城的现象，也

就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广阔宏大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国现当代作家精准把握这一时代动向，忠

诚地反映着社会现实，书写了这些进城者们各不相同而又前途多舛的命运。从鲁迅的《阿 Q 正传》、老

舍的《骆驼祥子》，到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再到新时期路遥的《人生》《平凡

的世界》，尤凤伟的《泥鳅》，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等等作品，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各形各色的进城

者形象，试图回答“农民如何市民化”的时代之问。 

2. 三个历史分期 

根据我国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城乡结构的特点，本文根据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三个文学分期，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进城者

形象分别纳入这三个阶段，研究不同阶段进城者形象的嬗变。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时期，农民进城主要的动力是外国资本入侵造成的小农经济破产，

农民被迫流入城市。农民进城后，由于此时城市工商业并不发达，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些

农民并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只能作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存在，代表

人物有阿 Q (《阿 Q 正传》)、祥子(《骆驼祥子》)等。这一阶段的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两者对抗性的冲突。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农民自发

流入城市的趋势被高度抑制。由于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被有计划、有组织地纳入到

城市，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在文学作品中有秦德贵(《百炼成钢》)、李少祥(《乘风破浪》)等形象。由于工

业化的需要，城市形象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得到确立，城乡关系表现为两者平等对话的姿态。第三阶段是改

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社会阶层迎来空前的流

动。那些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农村青年，争先恐后地奔向城市，展现出“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

矛盾人性状态。代表人物有高加林(《人生》)、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国瑞(《泥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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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冲突：城市文明对乡土人性的侵蚀 

在第一阶段进城叙事中，表现城乡冲突是其重要的题旨之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承袭了农耕文

明数千年来积累的性格秉性、价值观念。在近代商品化浪潮席卷的城市，金钱主义与个人主义纵横交织。

当一个农民从农村步入城市之时，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异质的文明，是承载着农业文明意识

形态的渺小个体进入庞大的现代城市文明的震颤与恐惧。这种冲突在《骆驼祥子》中有具体的表现。 
祥子初登场时，身上具有吃苦耐劳、憨厚质朴、上进要强、勤劳善良等一切农民的美好品质和农民

式的价值观念。赵园先生这样描述道，“他确乎有点像一裸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是从乡野

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

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靠得住的东西[1]。而且，祥

子不仅要买自己的车，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买车，他拒绝一切租赁、借贷等带有城市资本主义性质的劳

动方式，这实质上也是受到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祥子在车被第一次抢走

后，拒绝刘四爷借钱买车的建议，在第二次攒钱买车的过程中，拒绝曹先生家佣人高妈“放贷”生利或

“存银行”的建议。他把钱放在床下的一个“储钱罐”里，“觉得比什么都牢靠”。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小

农经济意识导致他第二次买车的钱被孙侦探抢走。由此可见，祥子在进城后所面临着的城乡两种意识形

态下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冲突。 
在作品的前半，祥子一直以一种抵御的姿态坚守农民的秉性，以免于被尔虞我诈、金钱至上的城市

文明吞噬。但他憨厚朴实、勤劳善良的本性却一次次地被别人践踏，逐渐走向麻木、自私、最终堕落。他

的堕落究其根本，是他一直所坚信的农民式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的溃败。面对虎

妞的性诱惑，祥子先前选择拒绝，从根本上说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拒绝。而他对性诱惑抗拒的失败，也

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对农民的价值观念的坚守，开始自发地转向了城市文明，直至被城市文明彻底吞

噬。 
由此可见，在现代文学中，城乡关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冲突，并表现为乡土文明在城市文

明前的绝对脆弱。城市被叙述为尔虞我诈、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邪恶存在。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左翼文

学中有更为极致地体现。如《子夜》中，城市是“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的“怪兽”。

左翼农村题材作家以对城市的完全拒绝，来捍卫农业文明的合法性，表明乡土本位主义的立场。 

4. 城乡共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的乌托邦幻想 

城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有两个主要侧面，一面是传统的乡土立场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

训下，作为腐朽和堕落的标志，另一面是物质繁荣、文化多元，作为现代性和工业化的象征。上述现代

文学中主要侧重的是城市罪恶的一面。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城市工业化发展，

工业现代化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城市的合法性由此开始确立。在文学作品中，城市象征着“消费—资

本—堕落”的一面被慢慢消解，其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的一面得到空前地突出和强调。十七年文

学期间，从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等工业题材小说，完成了城市形象从

负面到正面的转变。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关于城市有“擦粉抹口红”，女工的脑袋像“草鸡窝”类似的表现其消费性

一面的描写。而到了工业题材小说，城市便完全地从“消费城市”成为了“生产城市”。在《乘风破浪》

中，城市是“宽大的柏油马路”，“林园似的学校”和“云烟冲天的工厂”组成的“童话的国度”[2]。
在《金光大道》中，芳草地的农民游览“新北京”时，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静谧祥和的胡同和幸福

安宁的百姓。刘祥也感慨道：“过去一提大城市，我就又怕又恶心。这回一迈进城门，就觉着到了家一

样。”工业题材小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城市的正面描写，塑造了勤俭、美德、抑制消费、张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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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形象。但最终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乌托邦幻想。 
城市形象的合法化，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进城者形象兼具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的气质，两者

融洽共存。他们身上既有朴素的农民气质，亦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工人品质，热爱劳动而又关心集体，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2]。在草明的《乘风破浪》中，当李少祥准备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时，小兰向

其倾诉了自己的担忧，害怕李少祥去了城市就把乡下忘记了。李少祥却向她保证，自己绝不会变心。展

现出乡土在城市文明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一改现代文学中贬损城市讴歌乡土的价值倾向，城乡之间更

多的展现出平等对话的姿态，形成“城乡共和”的关系。 

5. 城乡悖论：走不进的城与回不去的乡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转型期，原本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瓦解，市场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中

国，城乡之间的流动前所未有地汹涌进行着。社会上升的通道空前宽广，社会各阶层迎来了新的一次阶

层大洗牌。善于把握机会的农村青年在时代的助推之下，成功地在城市安身立命，完成阶层的跃迁。但

更多的进城者怀揣着憧憬进入城市，最终却只能意兴阑珊地回到农村，或者沦为城市的边缘人。新时期

文学关注到这一普遍的社会现实，通过进城叙述，表现“一个生命价值与历史方向性进展相纠缠、矛盾

乃至对立的过程”[3]。 
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脱离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新城回归到现实

之中。而所谓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城乡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在城市，更加

丰富的娱乐活动，便利的生活方式，优渥的薪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所谓的“市民”身份，都吸

引着无数人踏上进城的步伐。在《陈焕生上城》中，陈焕生住招待所高级房间的经历，并且这种经历能

被当作炫耀的资本，无不说明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民对城市的向往。 
但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则接续了现代文学中对城市的邪恶化塑造，以一个个进城者被城

市碾碎的悲剧，宣扬城市的无情与黄土的宽厚。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即使能力如何出众，也无法

逃离被城市拒绝的命运，最终扑倒在黄土地上。《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终究回到了大牙湾煤矿，逛鬼

王满银也选择回归家庭，刘丽英最终幡然悔悟。路遥在城乡伦理的徘徊中，最终还是倒向了乡土伦理。

他所展现的一切勤劳、朴实、宽厚的乡土性美好品质，都表明着他对乡土本位主义的捍卫。 
由此可见，一方面，作家极力渲染着乡土的高尚与美好，控诉城市的冷漠与黑暗，告诫着人们闯入

城市的代价；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中进城的潮流又不可遏制地进行着。于是，文学和现实之间便产生了

悖论[4]。实质上暗示的是农业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失落。 
这种悖论性在高加林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高加林由于被举报不得不离开县城，宽厚的黄土接纳

了他，但体验过城市繁华的他真的能接受一辈子本本份份地在农村种地吗？“对于高加林来说，不管他

如何努力，他已经无法回到土地和农村，也无法在农民的身份中安顿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实际上，高加

林已经回不去了，他的这种回归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安歇，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另外的道路离开他的

土地，再一次走上疯狂的进城之路。”[5]而他在书中的结局，那种“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矛盾精

神状态，也正是无数进城者生命的真实写照。 

6. 结语 

进城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宏大的社会现象，在 20 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地书写。从现代文学到十

七年文学，再到新时期，进城者形象的流变，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的精神动向。 
现代文学时期，城乡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出对抗性的冲突，城市被塑造成罪恶化的存在，吞噬一个

个单纯、质朴的乡土青年，残喘于城市的边缘。十七年文学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使城市的合法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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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城乡间表现出平等对话的姿态，进城者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城市文明。新时期文学接续了现

代文学对城市的罪恶化叙事，站在乡土本位的立场，表现勤劳、淳朴、善良的乡土人情人性。同时，以一

种悖论式的存在，表现了当代进城者“走不进城，也回不去乡”的矛盾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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